
信任道德、回歸社會：韓國首爾市的新社會實驗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研究主任   黃健偉先生

2011年10月26日，首爾市長補選，結果由一

位長期活躍於公民社會的人士朴元淳當選。獲

選後他表明，將會推行以人和福利為本的政

策。

朴元淳來頭不少，在七十年代朴正熙獨裁統治

的時候，他被打成為異見份子，他後來走入社

會，與基層人士一起打拼，後來從事社會企業

的工作。然而，一般首爾市民在選舉之前，根

本從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在選舉之時，他還在

其工作的單位，參與他一直推動的社會經濟及

社會創新的工作，想不到他竟然成為了首爾市

長，更想不到的，是他把自己在公民社會工作

時的理念，帶給首爾市政府和首爾人民。他上

任後的各項政策思維及措施，可謂顛覆了過往

的理念，他還自稱為「福利市長」。

九月初，筆者參與了一次關於社會創新的活

動，到韓國首爾訪問，除與朴先生對話外，還

探訪了一些在他當市長前參與的組織及一些相

關的現政府部門。朴先生的新政，正為首爾的

發展方向帶來了一場徹底的革命，挑戰過去的

社會發展道德價值基礎。

放下市場管理價值

來自社會福利界的我們，每次去到一個機構或

部門探訪，有兩個問題我們幾乎是必問，而且

經常是第一時間提出。

第一個問題是：錢從何來？ 

經過幾站的探訪觀察，我們漸漸發現這些問

題，充份反應了過去一段長時間內，我們活在

一個以市場及管理主導的價值體系內，主導了

我們對社會服務及發展的思想。當你發現，有

一些社會企業的店舖營運，接近完全使用從社

區招募的義工、店內的貨品全都來自社會的捐

獻，我們不禁問：對我們這群人而言，這些問

題真是最重要的嗎？筆者無意浪漫化社會經濟

的實現，亦無意「一刀切」地排斥市場或管理

的價值觀，但如果說社會發展的最根本道德價

值基礎，那可能真的要認真想一想：甚麼應該

是我們最要關心的？是資源嗎？我們的工作應

該以甚麼來衡量其價值？

信任道德(Morality of Trust)
首爾新市長上任後，開始嘗試建立一個名為

Community Assistance Centre，名字上跟香港

的社區中心差不多，但實際上前者的理念可以

說是十分進取，某程度上甚至是激進。

簡而言之，該中心是一個在社區內提供資源給

不同社群發起、組織對社區有意義的項目或活

動；可說是徹底地依靠市民，無論是服務的需

要、理念、形式、營運，都是由市民主導和發

起，而不是由社區中心評估社區需要，構思活

動，然後邀請市民參與。

我們經常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保証這

些市民拿去資金後，真的會推行計劃的項目或

活動，又如何確保成效及用得其所？ 



首爾市的社會創新，背後有一個信念，就是相

信市民，相信一人計短、二人計長；要貫徹創

新，必須促進社會上每一個社群或個人為社區

或社會出謀獻策，擴大創新意念的泉源。

事實上，首爾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人口質素及

知識水平提高，社會上有很多市民都更有能力

提出不同意念、更有動力去參與改變社區或社

會。另一方面，在首爾市的大學生失業率十分

高，很多年青的大學生在畢業後，要待業一至

兩年；在一個國際大都會、資訊年代成長的這

一群，他們缺乏的是實戰經驗，但他們有無限

的創新意念。只要得到社會的信任，輔以適當

的支援，改變社會的新意念才有落實可能。

從前，教育未有普及的時候，社會發展倚靠一

小撮精英及專業人士，但今時今日管治精英在

解決社會問題方面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相反，

放下狹義的精英主義，相信廣大市民的能力，

視之為精英，對社會發展有更大的益處。在首

爾訪問期間，筆者每到一站，都會感受到負責

機構或部門那種求“才＂若渴的態度，他們有

各種的項目、活動，誘發民眾思考和參與社

會。

回歸社會

當然，誘發民眾的新意念後，還須得到政府及

相關機構的支援。近年，香港的社企界經常提

到孵化(incubation)，協助社企生存。在首爾，

要孵化的主要不是社企，而是那些提出來的創

新意念。政府部門及機構提供場地、資金及專

業人員，支援及協助這些創新意念變為一些真

正幫助社區或社會發展的事業。

拋開服務 / 機構生存枷鎖，放下精英身段，信

任社會能力，支援民眾參與。對於一個高度全

球化的國際都會，回歸本土社會，令人耳目一

新，新的社會發展價值基礎正在首爾市慢慢建

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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